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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顺妈"

黄爱莲

! ! ! ! ! ! !"来到了中央音乐学院少年班

要上中学了，这可谓大事！我妈早就忙
着四处打听，那时在全国仅有北京和上海两
个专业音乐学校，上海太远，她就认定了一定
得让我考进这所将来有可能让我变成钢琴家
的中央音乐学院，此学院那时在北京还未找
好校址，就在天津大王庄先设立了下来，离它
不远的一个大院子里就是附属的少年班，所
收学生的年龄相当于初中学生，但文化课里
的数学、物理课程减到最少，是一所专业的音
乐学校。但是要想进入这所专业的音乐学院
少年班可是非常之难，绝对不亚于古代考状
元之类的！

那一年北京考场设在和平门的师大附
中，第一试有上千个小学生报名，全国有 !"

个城市设立了考场，报名投考的学生有三千
名，但少年班一年只招一个班的学生，名额是
#$名。考场内，我们这些十岁出头的小学生
被从头到脚、从里到外地考证是否有足够的
音乐细胞；考场外一大群家长，主要是妈妈们
都急得团团转。记得有一个后来也是我的同
学的妈妈在考场外的阶梯上摔了一跤，腿都
骨折了！

我妈早就为我做了准备，我的钢琴课从
老先生的四合院换到了刚从世青节比赛获奖
回国的周广仁老师在中央乐团的家。周广仁
老师又被音乐学院聘请为教授，所以我早就
开始调动小小身躯里所有合格的音乐细胞，
在那年举行的全国少年儿童音乐比赛里，我
还获了一个奖呢！

五次考试，五次被淘汰或被选入，每次入选
小学生的名字都用墨笔写在一张大红纸上，贴
在北师大附中外面的墙上。我的名字幸运地出
现了五次，那年秋天，我和其他 "%名音乐天才
儿童一起来到了天津大王庄的中央音乐学院少
年班，成为 !%&&级的学生，开始了我们一辈子
和音乐紧密不可分的专职训练。我妈乐了，她松
了一口气，把我交给了这所专业音乐高校，她
的梦想终于可以在她女儿身上实现了！

没想到的是，我妈的梦想也变成了我的

梦想，我一辈子的痛苦、欢乐、磨
炼、执著、创意、寄托都和我的音
乐生活不可分离，我的钢琴演奏
给了我灵魂和打造天地的空间；
更没想到的是我又把我妈的梦
想传给了我的女儿们：文学传给

了小青，音乐传给了小顺。
我们家的梦想真的后继有人了！
比其他学校晚一点，中央音乐学院少年

班开学的日子是 !$月初。这一天，全体 #$名
学生第一次一起坐在那间充满阳光的小教室
里，老师点名，名单上有 #"名，但只有 #$名
应了“到”，其他两名一直没有到。班主任老师
请大家先表演一些节目，好互相认识，其中有
拉二胡的，吹中国竹笛的，唱歌的，还有一个
个子特别小的男孩子长着一张圆圆胖胖的
脸，带着腼腆的表情站在小凳子上拉一个只
有一个八度音区的小手风琴，但琴声却十分
流畅，节奏也鲜明，大家为他鼓了很长时间的
掌，他后来成为中国知名的小号手。还有不少
新学生不会乐器，就唱歌，十分悦耳动听。我
们这班新生在考入少年班前，许多已在 !%&&

年全国少年儿童音乐表演会中得了奖。
表演结束了之后，几位专家和主修不同

乐器的老师来到了课堂，他们检查了一下各
位同学的手形、嘴形，问了些不同的问题；休
息之后，班主任上台讲话，他说我们要分配大
家专修的主科，意思是分配大家要学的乐器，
除了包括我在内的八位学生是被分配主修钢
琴之外，其他的则被平均分配到主修小提琴、
大提琴、各种木管和铜管乐器、民族乐器等，
足以组成一个小管弦乐队，很快，#$名小音
乐天才被定了和不同乐器的终身。宣布了我
们的主修乐器后，同学们有笑的，有哭的，也
有纳闷得不知道自己将来学的乐器是个什么
声音的。但学校是国家办的，钱是国家出的，
学生们除了缴付饭费外（付不起的还可申请
助学金），其他全部由国家包了，包括前途、专
业、爱好，从一开始几乎就没有选择的余地。
那时，我们常常整队去音院本部听音乐

会。从少年班到音院本部有将近五百米远的
路，当时少年班共有 !$#名学生，这一行“一
百零三将”的少男少女每人胸前都佩戴一个
红底白字的“中央音乐学院”的大学校徽，走
出四四方方的校园围墙，排着队雄赳赳地跨
步在天津河东区用小砖砌成的大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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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病房里来了一位怀!龙凤胎"的孕妇

张院长把常春接到医院后，立即给他做
了全面的检查，'(发现体内有一根细长异物
贯穿肌层。原来是常春跌倒在地时，一根串
羊肉的细竹子恰好扎进他的体内，让他疼痛
不已，坐立不安。张院长和顾全主任当即制
订治疗方案，在超声波的引导下，轻轻地把
这根尖锐的且还伴有一些腐烂的竹
子从常春的体内轻轻拔了出来。

次日清晨，常春疼痛症状明显
缓解，热度也渐渐退去。常父欣喜不
已，说：“这次亏得张院长，顾全主任
及时救助，让你转危为安。”常春连
连点头，问：“爸，你以前是怎么认识
张院长、顾全医生的？”

常父笑眯眯地回答：“那还是他
们在做住院医生的时候，那天，我正
好出差到亚海，晚上吃了一点海鲜，
深夜感到胃痛得厉害就到东华医院
看急诊，正好是张院长值夜班，他详
细地询问了病史后让我留院治疗，
可当时因为第二天要赶火车，再赶
汽车，去山里送货物，就硬撑着身体，偷偷朝
火车站赶去。”
常春很惊讶：“是吗，你不要命啦？”常父

感慨道：“那时候，年轻无知，真是要钱不要
命呢。”
“那后来怎样呢？”常春急切地追问。常

父又继续他的往事：“张院长看完其他急诊
病人，来到留观室探望我，发现我早已不在，
又从病友那得知我已悄悄离开留观室朝火
车站赶去。他万分焦急，担心我会在路上出
问题，连忙让顾医生顶他的班，自己深夜骑
着自行车沿着我可能行走的路线来找我，等
到找到我时，发现我已经躺在马路上休克
了，是张院长背着我拦下一辆出租车把我接
回医院。当晚急诊手术发现：我患的急性阑
尾炎已经化脓，穿孔。”话到此刻，情到深处，
常父淌下激动的泪花，说：“只有深深感受到
医生的艰辛，才能真正体会救死扶伤的崇
高，儿子，你毕业后一定要报考医学院，争取
做一名医生。”

当李晓强正准备下班时，韵霞笑盈盈地
走了进来，悄悄地问：“老师，昨夜值班忙
吗？”“忙！一个小伙子因为打篮球时摔了一
跤，被一根长达三十厘米串羊肉的细竹子扎

进腹部。”“啊！”韵霞大惊失色。“后来怎么
办？”“在超声波的引导下取出了。”“出血多
吗？”“他是不幸之中大幸，正好没有扎破重
要脏器，所以出血不多。”韵霞这才露出欣慰
的笑容，说：“辛苦了。”她抿了抿嘴，望着李
晓强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李晓强
笑了笑，说：“那你决定将来当医生？”韵霞很

认真回答：“嗯，而且很想留在这里当
医生。”李晓强讲：“那太好了，如果将
来在你姐原来的科室当医生，那真是
美妙绝伦。”韵霞连声说道：“那是，那
是！”

病房里来了一位怀“龙凤胎”的
孕妇，在其老公的搀扶下来到护士
站，护士小黄热情地说：“刚才住院处
已经来过电话了，我们已经知道了。
我还听说你怀的是‘龙凤胎’，恭喜你
啊。”“谢谢，谢谢！”那产妇开心得合
不拢嘴。一会儿，朱佳静带着韵霞来
到孕妇的面前，微笑着说：“你就是刚
入院的孕妇吧。”那孕妇腼腆地点了
点头。“听说你合并高血压。”那孕妇

连连点头：“嗯，这要紧吗？”朱佳静解答：“妊
娠期间合并高血压是常见的现象，只需多加
注意休息，并给予合理的治疗，并无大碍。”
那产妇如释重负，兴奋地说：“托你吉言，但愿
我平平安安。”朱佳静点了点头，对韵霞说：
“你把她带到病房去吧。”说完就独自走进了
办公室。韵霞微笑着引导她进入病房，关照
她好好休息。那产妇的母亲乐呵呵地说：“姑
娘，你笑得非常迷人。”韵霞羞涩地说：“这是
你们夸奖得好。”那孕妇也情不自禁了：“医
生，你好年轻，真是太漂亮。”韵霞谦逊地告
诉她：“我还是一个实习医生呢。”
那孕妇惊讶不已：“难怪你这么年轻！将

来希望留在什么科室啊？”韵霞挺认真地表
白：“妇产科。”“那太好了，女的做妇产科医
生好，将来很吃香的。”一周后，那孕妇临产
了，由于是高龄合并高血压，文主任决定施行
剖宫产。她悄悄地问韵霞：“我以前可从来没
有患高血压，怎么怀孕了却粘上它了。”韵
霞安慰她说：“这是妊娠期间常见的，一般在
产后都会自然消除。”“我明天的手术你一定
要亲自来的，因为有你在，我就放心。”“放心
吧，如果老师同意，我一定来。”第二天，那孕
妇被送上了手术台。

!"#$%&'()*+,-./0 !"12

!"#$%

&'()*+",-

!"#$! %&'()*+,**-

./01!

!"#$%%%%

!"#!$%&' ()#!*+$,-./01234

5678!9:;<"

$&'(

#5=

&&&&(()

8 >?@ABCD$?@EFGHIJKLMNOP;QRST% 1UV

(

WX%

!"

!"#$%

#

&!

$

'()*+,-

.&/01234!56789"

!"#$%&'()*+,-./0123456 !&

Y

789:;<=>-?@ABCD.EFG+HI>,-JK

LMNOPEQRSTUVRWXNYZ[-\8]^_`a

bcdUefghijk)lm

&Z[\;J5]$^_`[abc;$de]$fghi

jklmn1dopqb$rst^[;Jpuvw$xyz

1{|}J~o�q$�����Ib�y'

Enopjkq

)rstquvw xXW-yrsthzbNOP{.|}-

~����f���b�����b��U �@��12�

4��X��b��U���b�T�����w

:;<=>?@A0BCD

.EFGHFI!56789"

�� ¡¢£¤�jke ¥¦§.t¨©ª« ¬¤­

®b¯[a°jk±² ./012�³¢§´µ¶·{¸ 

¹6BºKLM¹6b»¼U ½>¾¿\¾[bNOjk{

À5 ÁÂw

¿ÃÄÅ /012�³ &ÆÇÈÉÊËÌ¤ÍÎÏÐ

bÑÒÓEw Ô"Õ����Ö×ØUÙÚf¦Ûk«ÜÝÞ«

ßàáâã�äåw æQç°èéêEQëçÀÅOìí6î

ïðA_`Eñò×Øt¨äåw óô /0 !"" �bõö

÷ø[ù ç°�ú«ç°ûü«ýþ0ÿÅ�!"#$w

&ÆÅ%&ì%)=>&MJi')(¿O)*«¦+)

*«,-)*.)NOP/0�X123)§>õ$)45Å

.6t7*)ê8�8_`9E:NO)*)jkqw

JKLM!N>OPQRSTUV

WXYZ1=E!56789"

;<=>½¦��?×@ABNOÅ C �>}6�{

ÂDEFGHtIõ$w .12�³)ìJ)=>>KÅL)

*NO)½¦12>MEµ>Å ��3)XæQ§>)N8

@w ¿ÃÄÅ12�³.Oõõ$Ä�!PEQÅRS]TU

VX #$%&'() ·WRSXYÅ Z[#\]�RS�^Å�

äf_`*5ýw

12�³ab©cÅ .de%&: *+&

�

þV fgh

ÄÇi)jvab **klÇÈñÅ�@ùmf *+ kln�o

¤p)qjäNÅrñsè9£¤�w Et�uvw)NOP

�xyï�ÖzcÅ{ %&&

�

èAÄh|×}Å~¥��ça

6�Å�u����õ$tI)NOP�xÅ12�³ó� 

A�F{A�)��w

!"#$%&' !()

*+" #,-./0$123

456,7.89:,;

<% =>7?@A!BCD&

EFG&HIB',JCKL

M/0$ NOPQRSTL

@A,JCUVW"

!XYJZC',[\]

^_`aPbR7?)*E

F,cd% &efg$ZC,

hijklmSKnopq

rstZuvJ,wxyz

,{|$}~S���!X�

EF$����'�)*EF

,G�����%�����

��$X�JZC,)*��

���(

;[\]^ 89_`a>b

%

��

!"#$%&

��v�

*&&

��M

a���

((

8��.� $

Rp ��1 �e E

(,

8

�$����$M�*+��

-./

#�%

'"()*+

���� &b¡¢

#0£¤�¥$¦§¨©(ª

¨£¤§«¬#0$ ­�®

P¯°�±²£¤�³$´

²µ¶%

'"($,-

·¸*+¹º»J�

.¼1½£¾¿ÀÁÂ$E

Ã£¾3»( ÄÅÆ3»Ç

ÈÉ¸Ê$ MËÌ£¾JÍ

Î£¤%

UÏÐ

ÑÒÐ


